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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婉儿心中暗道：“你不就是一个

小淫贼吗，果然危害江湖不轻。傻东方

虽然相貌稍差了那么一点点，但人品比

你强上万倍。”她心中暗骂吕思，脸上

却堆满笑容：“这是自然，倘若人人都

学会了，我拿什么称霸武林。吕大哥，你

快些将其他心法口诀传给我吧。”

刘彩銮托腮凝望着他们二人，微风

将吕思的话尽数传入她的耳中，吕思传

授给宗婉儿的心法口诀，她听过一遍就

已尽数记下了。突然，远处一颗流星引

起了她的注意，她急忙闭上双眼，双掌

合十，默默地祈祷着。又过了半晌，刘彩

銮见宗婉儿依旧在苦苦地背诵心法口

诀，便起身向四周查看。溪水潺潺，虫鸣

阵阵，一簇萤火虫吸引了她的注意，她

高兴地轻呼：“好美呀！”转头向吕思瞧

去，突地脸上一红，暗道：“我怎会有如

此想法？公子怎会陪我一起瞧萤火虫，

他的心里只有郭小玉。”她呆呆地瞧着

萤火虫，心中杂思万千。

“傻东方，你怎么还不回来，再不回

来当心我把你的耳朵撕烂。”宗婉儿向

林中大声呼喊。“来了，来了！”东方长

年的声音由远而近，只见他快速蹿出

丛林，将木柴与猎物扔到地上后，跑到

宗婉儿身边。宗婉儿上前扭住他的耳

朵道：“寻个木柴要这么长时间，你定

是偷懒了，是不是？”

“你说谁偷懒呢？”赵惜颜步出丛

林，责怪道，“还不是因为你要专心练

功，我们才在林中待了这么久，我的身

上都被蚊虫咬遍啦！”

宗婉儿不服气道：“我练功与你们

何干，我要你们躲在林中了吗？”

赵惜颜将怀中木柴扔向地上，怒

道：“当真不知好歹！”

宗婉儿欲要反唇相讥，吕思拦住

道：“我传你心法口诀，两位姐姐为了

避嫌才在林中徘徊，还不快向两位姐姐

道歉。”“我又没让她俩回避，再说，你

的心法口诀如此难记，她们俩即使在旁

边又能如何？”宗婉儿俏脸微仰道。

吕思教训她道：“你对心法口诀的

领悟，怎可与两位姐姐相提并论？两位

姐姐乃是紫薇仙尊的高徒，我传授你的

这点功夫，她们一点即通。”吕思想到

郭小玉，心道：“她的顽皮倒是同玉儿

有三分相像，只是太过刁蛮任性。”

宗婉儿瞧向东方长年，东方长年向

她点了点头。宗婉儿突地笑道：“我自

然知道两位姐姐悟性极高，小妹是和两

位姐姐开玩笑的。人家可不像你总是吼

我，是不是呀，两位姐姐大人。”

赵惜容此时也已走出丛林，她将手

中猎物扔到地上后走向赵惜颜，轻拉她

的衣袖低声道：“这人脸皮厚得很，你

不要理会她。”她的声音虽小，但在此

荒郊野外之地，在场众人还是都清清楚

楚地听进耳中，宗婉儿自然也不例外，

她恨得银牙暗咬，心道：“等我练成神

功，瞧我如何教训你们俩。”

刘彩銮走了过来，打破尴尬道：“东

方公子，麻烦你将这些木柴点燃了

吧。”东方长年满口答应后，向宗婉儿

道：“我们还在林中捉了几只野鸡呢，

待会儿我去溪水中拔毛洗净，然后烤给

你吃。”宗婉儿满腹怒气正无处发泄，

闻言后向东方长年踢了一脚道：“尽与

我说这些没用的，还不快去。”

第十九章

几日后，吕思等人来到双龙谷。这

双龙谷由两座形如巨龙的山峰相对形

成，两座山峰高耸入云，山峰交会处仅

有不足十米宽的狭长通道，峡谷两侧是

数十米高的悬崖。

马车进入峡谷十余米后，刘彩銮吩

咐东方长年止住马车，向吕思道：“这峡

谷如此陡峭，公子与我下车瞧一瞧吧，我

心中总有一丝不祥之感。”吕思答应后

与她一起走下马车。

宗婉儿伸腰道：“我可没有什么不

祥之感，不过我倒是想下车活动活动

腿脚。”赵惜颜冷哼道：“这世上不自

量力的人当真不少，什么人都敢与公

主相比。”

宗婉儿弯腰正要跳下马车，闻言扭

头怒道：“你说谁不自量力？”赵惜颜冷

声道：“除了你还有别人吗？”

宗婉儿怒道：“这一路上你总是与

我作对，我已经忍你很久啦！”

东方长年急忙劝道：“惜颜姐姐息

怒！”宗婉儿想要与赵惜颜动手，但是自

知不是她的对手，只得将委屈转嫁给东

方长年，抬脚踢去道：“每次争论你都向

着她，以后再也不要跟着我了。”说完狠

狠地瞪了一眼赵惜颜后跳下马车。

东方长年窘迫不已，强笑道：“她就

爱使小性子，其实心地蛮好的。”

赵惜颜瞥了一眼东方长年道：“只

怕这世上也只有你认为她是好人吧。她

好与不好关我们何事？”

赵惜容轻推赵惜颜道：“妹妹何必

让东方公子难堪，你没瞧见他额头的

汗水都冒出来了吗？我们还是快些下

车吧。”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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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辈

我的曾祖父，出生年月、生平都已

不可考，只能从我爷爷口中听些片断。

正如大多数出生在战乱年代的人

一样，我曾祖父的生平就像歌词模糊的

民谣。我只知道，他是那个年代为数不

多念过私塾的人，写得一手好毛笔字，

后来成了村里生产队的仓库管理员。至

于其他，包括他如何在那个战乱年代生

存，如何与我曾祖母相识，乃至后来的

经历，都随着他的下葬一同尘封。随着

岁月流逝，这仅存的记忆也终会风化。

如果说，离开的人最终被遗忘是自然规

律，我只好求它风化得慢点。

前人的肩

1941年，我的爷爷王北悦出生了。

1956年夏天，我的爷爷在全村人的

道贺声中，迈进徐州一中的大门，成了

当地为数不多的高中生。此后三年，他

一路奋进，考取了在南京的某军校。

服役9年后，我爷爷被分配到一所

酒厂工作，经人介绍认识了我奶奶。相

会几次，两人便结了婚。

我惊讶于爷爷曾是军人，为何后来

只是个会计？可惜我一直追问，却始终

得不到答案。直到今年，我爸趁着醉意，

对我说出了那个尘封多年的真相。

“他这个人有点刻板，对我们三兄

弟很严，可对你和你哥哥姐姐都很

好。”我爸说，我曾祖父从小就告诉我

爷爷，不求大富大贵，安稳过完一辈子

就好。所以，他就真的这么过了一辈子。

老男孩

我爸，王涛，是他们三兄弟里最小

的那个。他曾是个淘气的孩子，下河摸

鱼、上树捕蝉，当时的男孩能做的事，他

几乎都干过。用他自己的话说，没出什

么大事都是万幸。

初中时我爸是班主任眼中的差生，

每天前呼后拥一大帮“兄弟”，下了课

就直奔操场，成绩自然不太好。确实，直

到初三他的成绩都是班级倒数。

离中考还有一个多月，班主任问他

打算考什么学校。“一中。”我爸当时想

也没想就说了。“就你？还要考一中？”

班主任的话里免不了轻视。

不知道是不是班主任话里的轻视，

刺激了年轻气盛的我爸，最后一个月，

他一改往日作风，起早贪黑地读书复

习，周末也拒绝和朋友们的游戏，还去

请教英语老师语法。一个月后，他考取

了徐州一中。“不过上了高中之后，我

也没太努力了，天天踢球。”我爸说，

“不过，高考考得还可以，考上了西安

电子科技大学。但现在再看，也很后悔

当时没好好学习。”

后来，我爸大学毕业、工作。他和我

妈在网上相识、相知、相恋。再后来，他

们结婚，然后有了我。

我10岁那年曾经问我爸：“我妈怎

么和你结婚了啊？”他笑着说：“可能是

我魅力太大了吧。”

看见风景的冬天

故事发展到现在，已经没什么传奇

经历可写了，因为我的人生可称得上乏

味。和大部分00后一样，生活的大部分

时间都被补习班占去。我读书还算认

真，上课偶尔犯困，也偷吃过零食。从家

坐车到学校，路上最好看的风景是购物

中心的霓虹灯牌，放假回家总想看看动

画片。老实说，我的人生和大部分女生

一样———顶多，我更宅一点。

我妈对此颇有意见。大概是她本人

外向活泼，而我只要回到家，就闷在房

里看动漫的缘故。她常借买东西的理

由，让我去走走。而我，拎着她要的东西

回来后，又钻进了房间。

为此，我和我妈之间少不了摩擦。

改变是在某年元旦夜晚。我被妈妈

差去买淀粉，路上很静，四周建筑物在

橙黄色路灯的映照下好像要膨胀。有的

房间亮了灯，有一种颜色就有一户人家

可能在过节，过节就要看电视，电视里

会播元旦晚会；或者，是这户人家的孩

子刚上高中，就算假期也得抓紧时间学

习。另一户可能有位高龄老人，否则不

会这个点就熄灯……一阵风吹过来，我

打了个寒颤，但不知为何感到很快乐。

出了小区门，不时有汽车飞驰而

过，路两旁的店铺灯火通明。在合家欢

乐的日子里，还有保安在小区门口顶着

寒风站岗，还有服务生给食客端茶上

菜，还有职员赶今天的工作，还有学生

埋头苦读……所有人都在忙着生活。

我往四周看，从我日复一日的生活

中醒来。

我曾是一名教师，在基层小学任教

30多年。每到教师节，我常常想到曾为

我授业解惑的老师们，其中记忆犹新的

有王运昌、彭天佐、徐宣升三位老师。

王运昌和彭天佐老师都是我的小

学老师。75年前，我在村里小学读二年

级。暑假后即将开学时，两位老师让我

带着他们，去找村里在读学生和即将读

一年级的新生，通知他们开学。路上，王

老师指着我对彭老师说：“这个学生的

学习很棒。”虽然当时年纪小，但我懂

“很棒”的意思。75年了，这句话始终鼓

励着我。后来，我参加工作，有幸和王老

师在同一所学校工作，因为我工作认真

负责，他积极向镇教办推荐我做学校负

责人。在王老师的眼里，只要他的学生

肯努力，他都鼓励，都给予帮助。

彭天佐老师在基层小学工作多年，

因教学成绩显著，后调至镇中心小学任

骨干教师。我工作后，到镇上开会、学

习，他经常和我一起吃饭，聊工作、聊家

常，鼓励我工作上全力以赴。每次和彭

老师的交流畅谈，都让我受益匪浅。王

老师和彭老师先后都去世了，但他们的

言传身教、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

徐宣升是我的初中语文老师。他曾

在班里读过我的一篇作文《我的愿望》，

我写的愿望是当一名教师。他说：“这个

愿望很好，能为国家培养优秀人才，你要

努力，朝这个目标努力。”后来，我如愿

成为一名教师。我永远记得他的教导：一

个老师的追求，是教出优秀的学生。我一

直很感激他。如今，每逢佳节，我都会电

话问候，送上我对老师真诚的祝福。

“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

持”。几十载岁月悠悠，我也进入耄耋

之年，最难忘的，仍是当年老师提携之

德、训诲之恩。师恩铭心，终身难忘。

我和我的老师
蒋永武


